
醫路

從生活了大半輩子的臺北大都會區，辭了工作，

翻山越嶺轉到人口稀少的東部花蓮上班，對任何人來

說，都是人生一大轉折，但若追本溯源，其實這個大

轉彎早在多年前就埋下了種子，只是這顆種子發芽

後，花了十多年才開始生根茁壯。

來花蓮慈濟醫院服務之前，我在輔導會（國軍退

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的就醫保健處擔任處長，負責

管理北、中、南三家榮民總醫院、十二家榮總分院、

十六所設在榮民之家內部的保健診所，以及照顧榮民

的醫療政策。

二○一八年時，受邀到慈濟演講，談高齡醫學與照

顧整合，林欣榮院長是我國防醫學院的學長，要帶我

會見證嚴法師，本想是不是該事先約一下時間才好，

他說不等了「直接出發」。還記得是農曆春節前後，

滿屋子的客人。

SARS從

到新冠肺炎
──我的抗疫心路與慈濟因緣(上)

口述／羅慶徽　花蓮慈濟醫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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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不可言的源與緣

那時候仕途得意，大家都覺得我厲害，在長官、立委、部屬之間都深獲疼愛。但心

裡面知道我累了，心裡總覺得缺乏什麼？卻從未跟任何人講。林院長介紹我後，上人

問我的第一句話說：「你會不會累？」我差點哭出來──當然忍住了，哪有第一眼看

到人就掉眼淚的！後來又交談了幾分鐘。上人接著又說，「我跟你因緣這麼深，你為

什麼現在才回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上人。我還是忍住，沒有哭。一個不認識的人

跟我講這些話，我很震驚，但竟不覺得意外！

眼前的比丘尼那麼瘦、講話聲音小到幾乎聽不到，卻要跟這麼多的人講話，直覺得

好可憐，但這人究竟有何能耐，兩句話就讓人幾乎招架不住？心想「如果有機會的話，

真想幫您分擔一些責任！」但隨即轉念作罷，因為不知道發願要付出什麼代價，而我

不可能來慈濟。

當時長官對我已有安排，我自己也有規畫，而且太太也不喜歡「太鄉下」的東部，

可想而知上頭這「兩個老闆」都不會答應。天知道一回去，農曆年後開工，直屬長官

被調職了！林院長聞訊大喜，直呼「你來啊！你來啊！」我據實以告工作上的老闆換

人沒有用，還有太座大人那關。畢竟，太太也不能換，也捨不得換。林院長要我帶內

人來見上人。

「那什麼時候？」我話雖這麼問，其實是想 hold住。
「初一十五啊！」林院長始終積極跟進。

本以為就此打住，但老天爺自有安排。

「是哪天要來？你怎麼都不回我話？」一心想著他可能是初一或初二在，大概過三

天我都沒有回他話，林院長就打電話來問。

「你哪天在，我又不知道，怎麼去？」

「我是初一到十五啦！」林院長的意思是初一到十五都在精舍，「不是初一跟十五

兩天！」隨時可以來。

「什麼時候？」他要我說個時間，我又放了兩三天。他又再來追問。

「我還沒買票。票不是很難買嗎？」

隔不久，「欸，去拿啊！」林院長幫我買了票。

「在哪裡？」我是真不知道，以前都是參謀跟助理搞定的。

「去便利商店。」

我心想，呃，我不會拿票耶。是說，哪個將軍會自己拿車票的？部屬自會把事情處

理妥當，不是我耍大牌。最後⋯⋯是許文林副院長幫忙取票，然後送到我住家附近的

捷運站見面。只能說，感恩他們用行動一步步瓦解了我的「Hold住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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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夫妻依約前往花蓮拜會上人。那天

沒別人，一、兩個鐘頭裡，上人跟我太太

聊什麼？聊那平凡得不得了的環保，PP、
PE（塑膠材質簡稱）什麼的，也不太跟我
講話，他很清楚重點在哪裡。講著講著，

老人家突然間講了一句話：「會當來某？

（可以來嗎？）毋湯厚（不要讓）師父空

歡喜唷！」看到老婆點頭、好像要掉眼淚

了，趕緊阻止她：「妳不要亂答應，回去

想清楚唷！」哈！換我緊張了。這很重要

耶！答應了就要做到。我這人膽小，不敢

食言，更何況對方是高僧。雖然當場沒有

說好，但我倆都有個底，大概決定要來了。

只是那時輔導會一直不放人，後來也在不

可思議的因緣下化解了。

這場東進花蓮的舉家大遷移，讓我們夫

妻多所商量，包含工作內容、生活習慣、

對慈濟文化是否能適應等等全面性的考量。

我在海外讀書的時候，學費不夠就去當一

家臺灣醫院和一家美國醫院的醫療顧問，大小場面見過，所以位置大小不成問題。我

本來的辦公室空間之大，裡面還設有會客廳、個人休憩室及衛浴設備。因為我清晨四

點半起床，所以中午一定要二、三十分鐘完全休息，下午才有辦法工作。可是看到林

欣榮院長的辦公室好小唷，我一直在找他的廁所在哪裡？沒找到！哈！那據此類推，

副院長的也一定沒有嘛！

再者，我又聽說慈濟非常的⋯⋯像我太太的想法是說，「做了一輩子軍公教人員

了，聽說那裡比軍公教還軍公教吶！」顧慮真的是有。例如其他人說飛機很吵之類

的，身為空軍少將，聽到飛機引擎隆隆作響我很開心，因為知道空軍兄弟在上面飛得

很安全，不會睡不著。飲食上雖餓不得，但只要是乾淨的食物、不要讓我等，吃素不

是問題。至於要不要跟師父頂禮？要再次感謝林欣榮和許文林兩位前輩。他們特別跟

我講、強調兩三次：「你不要頂禮。我們是弟子，我們頂禮，你不是，請合十即可。」

林院長更直白：「上人要的是真心，不是表面！」直到四、五個月後，有一回親自體

會到上人的悲智雙運，我才心甘情願自主頂禮。沒有被強迫，這一點對我也很重要，

很感謝有這一段歷程。

二○○三年五月抗煞期間，香積志工將做好的便

當打包裝箱，送往松山醫院。攝影／林炎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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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SARS　百感交集

跟上人，與慈濟的淵源，要從二○○三年的 SARS風暴說起。
當時在府院的決策下，指定國軍松山總醫院成為收治 SARS病患的專責醫院，整家

醫院急診、門診全數暫停服務，專門治療從各醫學中心確診而轉送來的 SARS患者。
有人形容這比封院還可怕，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意謂著醫療團隊不用再花時間篩

檢、處理「不是」SARS的病人，雖然這個做法很優，還是希望臺灣永遠不會需要再
用到。

路過幫忙　從翻譯變執行長

回想起來，我的抗煞任務是「路過」撿來的。早先我從國軍松山總醫院調任到三軍

總醫院當主任的時候，為了兩個孩子的就學需求，仍借住在松山的宿舍。國軍松山總

醫院（松醫）的前身就是空軍總醫院，也是我出國讀書之前服務的地方，所以很熟悉。

那天是星期六，我經過院區外，一看覺得很奇怪，怎麼人來人往亂成那樣？後來又碰

巧遇到衛生署約了美國疾病管制署的人來臺協助防疫，我就順道陪同進去醫院做一下

翻譯，協助聯絡和討論事務，兩個鐘頭後我想幫忙應該幫得差不多也該告辭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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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三年，駐守松山醫院，收到防護衣的羅

慶徽醫師向慈濟志工合掌行禮。攝影／王輝華



卻開口問我可不可以繼續幫忙？時逢週末，我便答應下來，於是週末連續兩天都到院

幫忙。

到了星期天下午四、五點，李建賢醫師（松醫抗SARS專責醫院總指揮）跟我說：「羅
醫師你一定要留下來幫忙。」我直言假日幫忙沒問題，但明天要上班欸，「我是軍人，

不能聽你們的。」陪同外賓的黃芳彥醫師就此展開電話連繫，先打給國防部長取得同

意，聽聞我只聽直屬長官的，又再打電話給軍醫局張聖原局長（今慈濟醫療財團法人

策略長），接著又致電給三總的陳宏一院長，要他跟我講：「好啊，你留下來幫他們

一個禮拜。」既然陳院長指示，那我就聽命行事。黃醫師繼續與陳院長通電話，因為

「羅醫師說要公文⋯⋯。」最後雖然他們兩人商量好不要公文了，我還是堅持要聽到

院長親口告訴我才相信。「好啦，賣擱悶啊（不要再問了），你先幫一個禮拜啦！」

院長在電話中當場指示，沒想到，原本的路過，演變成「國軍松山總醫院抗 SARS專
責醫院執行長」的特別任務，而說好的支援一週，終究變成四十幾天無法回家。

從物資補給到病床　一手張羅

當時政府的做法，等同於將松醫給徵收了，由臺北榮總、三總、馬偕、國泰、新光

及長庚醫院等六家醫學中心各派一位醫師及六名護理人員，大家來輪班對 SARS病人
的照護工作。我身兼執行長，被外人戲稱是「配掛六國相印」，實則成員都來自不同

的醫療體系，又對松醫的行政運作並不熟悉，於是對內的協調溝通，全部落在我肩上。

在那段非常時期，不管收到什麼需求都必須要快快快，盡快解決，因此在管理調度和

資源統整上可說是遇到很大的困難。我每天忙得團團轉，在緊繃的時間壓力下，又得

要花很大的氣力去聯繫、處理發生在不同對象身上的各種疑難雜症，各種可預期和料

想不到的問題接踵而至。

有些事情當時只是頭痛，現在回想起來反倒變成一個笑點。有位女性病人來告訴我：

「我月經來了。」「咦？妳跟我講幹嘛？」我的反應也很直接。「執行長，我出不了

院區啊！」這時我才會過意來，因為從來沒想到會有一個女孩來跟我要衛生棉啊！我

連忙道歉，「好好好，我幫妳想辦法。」趕快找到志工幫忙代買回來應急。以前沒做

過的事，那陣子都要做。還有人跟我說他的狗狗在家裡，但他現在被隔離了，沒人給

狗狗食物與水⋯⋯總之什麼光怪陸離的需求都有，而我就是要當那個聯絡所有事情的

那個人。

如果今天有確診病人要轉進來，我要去評估樓上的床位夠不夠？我有點像是醫院

的總管，什麼事情都得張羅。團隊裡的人都很有能力、也很有心，但是對松醫體系本

身的運作了解有限，該怎麼合作？該怎麼指揮？這種事怎麼會被我碰上？我根本不知

道。要是一開始我晚個五分鐘路過不就沒事了？但因緣就是這麼奇妙。況且以我這種

性格，看到醫院前有幾個人在那邊比手畫腳，溝通不良，剛巧英語我又聽得懂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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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無法不出手幫忙。那時候還不知道松醫已經被決定要做抗煞專門醫院，我也已經

不在那裡服務了，但就這麼走了進去，走進一個意想不到的發展。

安定人心安撫入眠的聲音

在抗煞任務期間，慈濟志工團隊都來醫院送素食便當，也送很多物資，有趣的是，

我收到什麼都發下去分享給其他夥伴，唯獨偷偷留了一臺大大的可以播放錄音帶的手

提音響。晚上吃了精神科醫師開的安眠藥還是睡不著的時候，就放錄音帶聽法師講

法。絕大部分的內容是似懂非懂的，不是我閩南語不好，也許是因為心裡有太多事要

處理，躺下之後還是無法放空，反正那時腦袋就是轉不過來，可是那聲音卻能讓我放

下掛慮，進而入睡。大概過了半個月還一個月，我又開口跟慈濟要了第二臺手提音響，

「聽壞掉了，請再給我一臺。」SARS任務持續了多久，我就聽了多久的上人的開示
入眠，那一個多月期間我哭得可多了，全靠那臺機器擺脫失眠。那時上人與我並沒有

見過面，現在想想，後來上人講的也沒錯，他等我很久了。或許我之所以覺得人生缺

乏什麼？是師門在呼喚，而我在想家，心靈的家！

當時我聽不懂上人講什麼，可是我的心卻被觸動，還能平靜入睡，這是很奇妙的感

覺，但對我來說卻是安定的依託。後來聽有些慈濟人分享他們第一次與上人的接觸時

也有過類似的感應，就是聽不太懂他所說的，卻莫名的一直掉眼淚，像是某種深層的

連結給接通了。這種因緣是什麼？像我這種講求邏輯論證的人，到現在還想不通。其

二○○三年五月「同心共濟

弭災疫」慈濟人送愛防疫行

動，贈送 CD 音響、慈濟歌

曲、祈福卡安定松山醫院醫

護及病人的心。左為羅慶徽

醫師。攝影／王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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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我一直不太願意分享這一段，是因為我不知道原由為何。這一點很難講清楚，卻是

真實發生在我身上的經歷。

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近慈濟。那種情況，那種處境，志工團體來來去去，奇妙的是，

慈濟人還留著，或者該說是「慈濟人一直都在」。一直以來，我因為太忙了，也覺得

自己能力不夠，不太敢接受外面的訪談或演講，但去年二○一九年一收到高雄慈濟人

的邀約，我「咻」的一聲就答應去分享，我跟志工們說我是來「報恩」的。其實在松

山醫院剛承擔起治療 SARS專責醫院時，醫療團隊是沒有隔離衣這項防疫裝備的，因
為臺灣從來沒有這樣嚴重的疫情發生，感恩在高雄靜思堂那邊的工廠（應該是高雄慈

濟靜思堂的「巧藝坊」），許多慈濟志工日夜趕製防護衣，再專程送來松山醫院，讓

醫療團隊全部都穿上了防護衣，這項提供防疫物資之恩，多年來我始終銘記於心，當

高雄慈濟人線上讀書會邀約演講，我當然非去不可，「有恩報恩」！

救人的窘迫　醫者的煎熬

在松山醫院初期，所有的裝備和補給都是陸續到位，對病毒的認識與防護都是摸

索而來，甚至一開始連口罩要戴幾層都不知道。感染科專家王立信醫師（今花蓮慈濟

醫院院長室顧問）和一些學者專家討論很久，到底要戴一層？兩層？還是三層口罩？

二○○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高雄慈濟人合力趕製隔離衣，分送全臺醫療院所，園區如一間小型成衣工

廠。攝影／張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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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是專家但卻各有堅持，著急決策的過程中不乏激烈對話，因為沒有標準啊！

對我這軍人出身的來說，就覺得反正也沒人知道誰對誰錯，就先討論出一個方法做做

看，不對再改嘛！有時候私下忍不住抱怨：「再這麼吵下去、停擺下去，乾脆全部槍

斃掉算了！」還好沒人把我的氣話當真！懺悔懺悔！

不過來自各院的醫療夥伴，他們真的很接納我、很喜歡我、包容我。缺乏食物，找

羅慶徽；缺乏裝備，找羅慶徽，需要什麼都找羅慶徽，雖然每個人都知道那個羅慶徽

脾氣不好，可是大家遇到問題，還是通通找我！我自嘲這也是一種好人緣啊！不開心

就想：「我是股東嗎？什麼都要找我⋯⋯」然後又繼續幫大家張羅。

意見不合之處還不只這些，事關重大的治療方式，更是五花八門，要統合非常棘手。

確診患者分別從臺大、和平、北榮等各家醫院轉來，每家醫院原本都有一套各自的做

法，雖然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治療，集中到松醫究竟該採用哪一套方法，各院也沒有

共識。眼看搶命時間緊迫，我拍桌下令：「我告訴你們，就這樣──原來用什麼方法，

就把那個療程做完。不要囉嗦！」感恩這群前輩、老師們，對我還真是包容，「好啦

好啦，那⋯⋯那就這樣。」有些人喊我羅胖，但都沒有惡意，大家同在一條船上，想

辦法窮盡一切救人便是，哪怕沒有人知道哪一種方法比較有用。往事不堪回首，太多

糾結，萬不得已我真不喜歡回憶這些！

負荷臨界點　抗煞壓力鍋

那一個多月裡壓力有多大？大到我一個月就少了八公斤。物資逐步到位後，每餐想

要吃什麼，絕對有人幫忙準備好，可是我的體重卻直直落。這輩子減肥就只有那次成功。

想來想去，唯一的減重妙藥就是壓力。每天

在面前輪轉的、包圍我的，都是人間最殘忍

的生死拔河。早上看了一位病人的肺部 X光
片，下午再照一次竟然全白了！天哪，這位

病人可能不行了嗎？隔天早上就聽說他逝世

了。死亡就是這麼讓人措手不及。但是身為

第一線醫療人員，我們必須振作，因為還有

不知道多少病人需要援救，我們只能在夜深

人靜的時候黯然神傷兀自淚流。

另外，由於病床數有限，為了管制入院

人數，我們請其他醫院先傳真病歷摘要過

來，我們先進行判讀，再決定是否收治入

院。每天都有幾十份傳真病歷躺在那裡等

著我們判讀，可是眼前醫院沒幾張空床啊！

二○○三年五月十二日，當時的花蓮慈院王立信副院

長北上支援松山醫院SARS防疫工作，教志工如何分

辨口罩種類。攝影／何瑞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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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面擔心病人進不來，又不能讓不是罹患 SARS的病人進來，當年全臺灣的每位
醫師都是第一次和 SARS交手，在那麼緊促的判別時間裡，有沒有可能誤判？我們雖
然忐忑，但也只能互勉盡力，我們不能因為害怕萬一做錯而暫時停下腳步，與 SARS
生死拔河，分分秒秒都不可以耽擱。

一開始我們只能收一百多床，後來慢慢擴充到五百床，不管有沒有收滿，只要病人

進來就是壓力。可想而知，前面幾週病床數吃緊，實在很掙扎啊！另一方面，我們誰

也不敢說自己不會染煞。我家就在松山醫院後方宿舍，但我卻有四十幾天沒有回去，

深怕萬一自己染煞又傳染給家人。太太來送東西，只能擺放在至少十公尺遠，我再去

拿，遠遠地看著彼此，不能太近、不能擁抱⋯⋯電影或電視上面演的，是再熟悉不過

的親身經歷。

一般人是從新聞媒體得知某某醫護人員殉職了，但對我們來講，他可能就是昨天

坐我們身邊的同仁。松醫團隊中，仍然有一位照顧 SARS病人而染煞的護理同仁，我
記得有一天中午她就坐在我旁邊吃飯，只有那個時候口罩可以拿下來。其實我們同事

之間都應該坐遠一點，真是不懂啊，也沒有人告訴我們應該怎麼做。聽說她支援結束

回去後就發燒了，天哪！才二十幾歲的年輕生命啊！好在後來她有活下來，但也留下

了一些後遺症，聽說走路都會喘。你說我怎麼會不難過？對我來講這不是故事裡的人

物，他們是在真實的世界上，與我一起執行艱難任務的夥伴啊！

雖然抗煞團隊都有徹底犧牲的心理準備，也有準備好遺書的，但其實有一大部分附

近的居民並不歡迎我們，他們害怕

醫院萬一爆發院內感染，身為鄰居

的他們也會遭殃。有同仁下了班去

理髮，理髮師得知眼前這位客人在

松山醫院工作，他就不剪了。看到

醫院員工頂著剃了一半的頭髮走回

來，我實在是無法就這麼算了，打

電話給理髮師，跟他說我第二天要

「公開感恩他專門替松醫同仁免費

理髮」，最後他過來醫院一趟，幫

同仁把頭髮理好。可能有吃素食的

關係，我沒有與他結樑子，但也沒

在客氣！醫療人員在這麼艱困的形

勢下盡心盡力守護臺灣已經夠難為

了，我可以理解他的害怕，但是無

法接受同仁受到這麼過分的對待。
二○○三年五月三日，志工虔誠為松山醫院隔離人員祈禱，

希望大家皆平安出院。攝影／牛成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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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袍兄弟心靈砥柱

──林喬祥醫師

在松山醫院的抗煞團隊中有一位具有特殊功能的角色──林喬祥醫師（今花蓮慈院

精神醫學部心理治療及諮商中心主任）。感謝他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他不但是麻吉，

更是良師益友。不過，這小子「背叛」了我，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提到了我，還在那

篇報導裡把我形容為「半夜哭泣的醫師」，文章刊出時，我完全不知情，事隔一年半

載後才知道被他出賣了。我曾經報復性的開玩笑跟他說，「這病毒最好不要捲土重來，

若再有 SARS，我要封你為『白天哭泣的醫師』。哈！」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呢？當時基於防疫我都不敢回家，暫居在民族東路上憲兵司令部

（今國防部憲兵指揮部）的營區，每天搭計程車到松山醫院上班。有一天早上準備要

上班時，手機響起，是林喬祥醫師打來的，我接起電話後他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大

哥，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我們又損失了一名同伴⋯⋯」那時高雄醫學大學畢業的年

輕醫師林永祥因為染煞不治殉職。電話那頭，林喬祥醫師一直哭一直講。我因為不

精神科林喬祥醫師走進松山醫院陪伴抗煞團隊的報導，文中「半夜哭泣的醫師」即是羅慶徽。圖片提供／羅慶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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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在計程車上讓司機聽到我們的對話，決定改

成走路，沿途聽他傾訴，講到手機熱得發燙，輪

流換手拿，實在不行了，又拿出手帕、又想辦法

把衣服拉起來這樣包著，一邊換手又繼續講，一

只充飽電的手機就這樣被他哭到沒電，手機還熱

得要命，還好手機沒有引爆。當時真的沒辦法，

說什麼我都不能讓通話斷掉，不給他時間讓他哭

完、把壓力釋放完，我也很怕他會出事。那時每

個衝擊對我們這群人來說，都是超大的壓力！

一位精神科專業領域的醫師都有這麼嚴重的反

應，可以想見當年那樣緊繃的狀態下，沒有人是

不嚴重的！現在的我只要偶爾服用半顆安眠藥，

大概就昏睡到第二天中午了，但那段時間，我連

吃兩顆安眠藥都還睡不著。林喬祥醫師本來已經

談好要到花蓮慈院服務了，SARS發生時，他主
動跟慈院說要晚一點報到，接著就志願進駐松山醫院支援。其實我們原本就認識，但

那段時間我們一起共事，有他在，對我、對整個醫療團隊，都非常重要。他的精神醫

療專業學識、人文素養各方面，都是醫療團隊很大很大的依靠。

沒錯，他可說是我們所有人的情緒垃圾桶，那些沉痛的、脆弱的、包含不知道明天

會發生什麼事的恐懼，只能向他傾倒。正因為如此，當他需要宣洩時，我必須要接住，

因為我們是互相依存的夥伴，否則要怎麼去捱過那段日子、要怎麼面對種種未知的考

驗？我們的感情很微妙，這樣才叫兄弟啊！那段抗煞歲月已經遠去，當然不希望再來

一次，但一想到當時有彼此在，真是太感恩了。

沒見過面的抗煞密友

我在抗煞期間認識了好幾位滿特別的慈濟人，主要接觸的是松山區慈濟志工，像是

游美雲師姊、陳明哲師兄等人。不過真正與游美雲師姊成為不錯的朋友，是很後來的事。

SARS期間我們從來沒有見到面，頂多通個電話。但是人生多好玩，就在 SARS結束之
後過了幾個月，有一次我與女兒到宿舍後面的公園走走，游師姊正在公園帶活動，我聽

到她的聲音之後，沒見過人喔，就直接走過去問，「妳是游美雲對不對？」「對呀。」

她也沒問我是誰，但我們兩個人就抱在一起。女兒一直笑，然後問我，「把拔，這是不

是又是你 SARS的朋友？」我說對呀。這種感覺，說是革命情感也好，說是合作默契
也算，感覺就是很親近，生死與共的經歷，熟悉到毋須多言就能辨識到彼此，而這種感

覺，只發生過兩次。

林喬祥醫師與羅慶徽醫師因共同抗煞而情同

兄弟，現同在慈濟醫院團聚。圖為林喬祥於

二○○八年四川震災後至重災區醫療關懷。

攝影／顏霖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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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與支援和平醫院的璩大成醫師（今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副總院長）相認。

SARS期間我們經常通電話，互相交流，彼此扶持。他曾經因為發燒而疑似染煞被隔
離並通報為病例。其實那段日子裡，整個時空感、病識感都容易發生錯亂，我也有一

次誤以為自己發燒而非常緊張。SARS疫情結束後過了一年多，忘了我們兩人是在哪
裡相遇，我們一聽到彼此的聲音，兩個大男人就緊緊抱在一起，沒有人先開口。過了

好一會我才說：「『出獄』真好，我們都活著！」璩夫人陳潤秋學姊（今新北市衛生

局局長）在一旁取笑我們：「你們這兩個大男人怪怪的！」她先生笑著回敬：「男人

的事，女人不懂！」我們開懷大笑，這種革命情感就是雖然你們不同處一院區，但你

知道有另外一個人也處在相同的處境，可能跟你一樣慘，一個人要搞定一所醫院裡面

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睡，更要想盡辦法讓病人活下去，還要應付外部各式各樣的壓力，

最難的是要在眾人面前裝堅強，而你跟他都清楚知道，我們都不能一走了之，要好好

守到最後一刻──守住最後一個戰友、病人！

病毒來襲真切讓我體認到，人類生來就很渺小，只是我們把自己想像得好像很了不

起一樣，其實人類渺小得不得了，人類應該要謙卑，要敬天愛地，要環保護生。（整

理／曾慶方、洪靜茹）

在二○○三年因抗煞有如生死與共的經歷，讓羅慶徽見到游美

雲師姊時只覺得熟悉又親近。圖為二○一九年九月七日羅慶徽

副院長受邀於靜思書軒誠品信義店心靈講座演講會後，兩對夫

妻留下合影：游美雲師姊 ( 右 ) 與先生龔永智師兄 ( 左 )、羅副

院長偕夫人謝淑雲。圖／游美雲提供

二○二○年八月臺北市松山區的慈濟志工

培訓課程，羅慶徽副院長 ( 右 ) 應游美雲師

姊 ( 左 ) 之邀，帶著回報的心，為三十多名

培訓學員上課，松山慈濟人感動回報，現

場共有百人聆聽。圖片提供／游美雲

未完，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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